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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时，那小警察回过味来了。
他终于明白他惹麻烦了。他一把抓
住徐二彩的手，说：“嫂子，对不起。
我错了。错完了。你饶我这一回。我
马上办。现在就办。”说着说着，
眼看着就要急哭了。

徐二彩“啪”地撂下电话，说：
“我看你是欺负人欺负惯了。敬酒
不吃吃罚酒。办，赶紧办。名字也
给我改了。”

那小民警一边办手续一边巴
结说：“实在对不起，我想起来了，
李省长是从咱县出去的。怪不道
呢，嫂子也是咱县人……”

就此，徐二彩摇身一变，成了
徐亚男了。

徐亚男回到省城，关于迁户
口遇上的事，她一字未提。李德林
问：“户口办好了？”她说：“办好
了。”李德林说：“你都怀孕了，别
成天跑来跑去的。户口，早晚都可
以办。你急什么？”徐亚男说：“我
没事，还早着呢。咱的孩子，肯定
皮实。”接着，她贴近李德林，扒着
他的肩膀，说：“你猜，我怀的是男
孩还是女孩？”李德林说：“这我哪
知道。”徐亚男悄悄地说：“我回去
找瞎子算了，是个男孩。”李德林

说：“算卦都是骗钱的，你别信那
一套。”徐亚男说：“不骗你，瞎子
算的可灵。真的是男孩。”李德林
说：“好。我家三代单传，要真是男
孩，你就是我李家的功臣。”徐亚
男撒娇说：“这话可是你说的？”李
德林应道：“是我说的。”

自从当上了副省长的夫人，
自从改了名字后，徐亚男已有些醉
意了。这当然不是酒醉，是什么

“醉”呢？那又是说不清的。首先，她
见的人与以往大不一样了。那都是
些有学问、有头衔的各路人物，或
者是一些市长、厅长之类，说起话
来都是一套一套的，很有讲究。其
次是，她从未受到过如此的“尊
重”。这样的“尊重”也是她在过去
的人生中从未体验过的，自然是十
二分的受用。一个出身于小门小户
人家的农家女儿，一个从徐家庄走
出来的乡下姑娘，猛一下有这么多
人“尊重”她，她焉能不醉？可她不知
道的是，有时候，“尊重”是一剂慢
性毒药。当一个人习惯被“尊重”
的时候，她就危险了。

李德林是管农业的副省长，
在外开会时间多，在家的时间少。
每每李德林不在家的时候，她总

是先把老爷子扶到门外去，说：
“晒晒暖儿。”尔后，徐亚男就不由
自主地背起手来，在屋子里巡视
一般地走来走去。看看这里，又看
看那里，翻翻这里，又翻翻那里。
那些放在桌上的、盖有省政府大
印的“红头文件”，她手蘸着唾沫，
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又翻过来，鼻
子里“哼”一声……十分惬意。

一天，她从柜子里翻出一条
长条的细羊绒围巾。这条围巾太
漂亮了，洁白、柔软，像雪一样。徐
亚男把围巾挂在脖子上，站在镜
子前，头慢慢地昂起来。

正在这时，她听见了脚步声，
接着是一声断喝：“放回去！这不
是你的东西。”

徐亚男吓了一跳！她回过头，
见李德林匆匆走回来，一张脸黑
风风的。

徐亚男说：“ 你，怎么回来
了？”

李德林沉着脸说：“有份文
件，我忘带了。”

接着，他走上前去，毫不客气
地一把把徐亚男挂在脖子上的围
巾扯下来，匆匆走进里屋去了。

徐亚男有些发蒙，愣愣地站

在那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了。
李德林拿了文件，匆匆从里

间走出来，看徐亚男眼里含着泪，
又有些不忍心，解释说：“那是别
人的东西，你不要动。你想要，买
一条就是了。”说着，就往外走。

徐亚男说：“你站住。那东西，
是谁的？”

李德林说：“别人的。我还有

会。回来再说。”
徐亚男说：“我知道，是你前

妻的。”
李德林说：“是。”就这么随口

应了一声，快步走出去了。
李德林走后，徐亚男心情极

坏。她先是跑进里屋，把那条藏在
柜子里的围巾找出来，“呸呸呸！”
一连往上边吐了三口唾沫，尔后
又扔在地上用脚跺了三脚，仍不
解气，就找出一把剪子来，把那条
围巾剪成一条一条的，用塑料袋
装了，扔到门外的垃圾箱里去了。

这一天，她的心绪糟透了。刚
好，正没窟窿儿犯蛆呢，碰上一卖
藕的。上午十点多的时候，刘金鼎
夹着两条烟，推门走进来。因为是
熟门熟路，刘金鼎也不客气，对徐
亚男说：“彩，咋样啊？还习惯吧？”

不料，徐亚男火了：“彩什么
彩？彩也是你叫的？你谁呀？你也想
踩咕我？谁都想踩我？做梦去吧！”

刘金鼎一下子愣了，说：“怎
么生这么大气？谁惹你了？”

徐亚男没好气地说：“给你说多
少遍了？我改名了，我叫徐亚男！”

刘金鼎即刻意识到了。马上
道歉：“好。好。我知道了。亚男好。

这名字好。小嫂子，我以后一定注
意。”

可是，徐亚男却不依不饶地，
突然发难（也不再称他“主任”了，
过去她总是一口一个主任），直呼
其名：“老刘，刘金鼎，我问你，你
到底跟谁是一头儿的？”

刘金鼎蒙了，说：“啥、啥意
思？”

徐亚男气呼呼地说：“你是我
的媒人，对不对？是你把我日白
（介绍）来的，对不对？”

刘金鼎说：“是。是呀。怎么
了？”

徐亚男说：“那我问你，你屁
股到底坐在哪一边？偏了吧？”

刘金鼎问：“你到底想说啥？”
徐亚男说：“你别以为我不知

道。给前窝儿（前妻）的钱，都是通
过你送的，对不对？”

刘金鼎明白了。李德林给女儿
的扶养费、学费，的确是通过他转
交的。刘金鼎说：“小嫂，你误会了。
那是给老师女儿的学杂费……”

徐亚男说：“我不管你这这那
那，以后你少掺和前窝儿的那些烂
事。离婚了，还成天勾勾搭搭的，啥
意思？从今往后，断绝来往，一分钱

都不能给。我只要再听说一回，你
以后就别想进这个家门！”

一听这话，刘金鼎气坏了，二
话不说，夹起皮包就走。如今他已
是黄淮市的市政府副秘书长了，
好歹也是个正处级，哪受得了这
样的叱责？出了门，他忍不住骂
道：“什么东西？！”

中午，徐亚男做饭时，下水
道堵了。污水一下子从水池里漫
出来，整个厨房都臭烘烘的……
她没有办法了，也不知找谁才好。
于是，情急之下，她发现电话机旁
有一电话号码本，拿起来翻了翻，
见上边有省政府办公厅的电话，
就拨过去了。对方是一个办公厅
副主任接的，说：您好。找谁？徐亚
男泼口就说：找谁？你说找谁？你
们也太不像话了，那下水道是咋
搞的，污水横流，臭烘烘的，还让
不让人活了？！办公厅副主任怔
了一下，郑重说：请问，你哪里
呀？这是省府办公厅。徐亚男学
着说：这是李德林，李省长家！办
公厅副主任说：我明白了。对不
起，是我们的工作没做
好。你稍等，我马上派人
过去。 28

连连 载载

路遇一老太太闯红灯。眼瞅着对面的红
灯，大摇大摆走过去，所有汽车停下来向她行注
目礼。不要讲身体不好精神不好之类的借口，
初步目测，其身板儿硬朗着呢，走路呼呼带风，
似乎还带着画外音：有本事你撞我，我讹不死
你！那股狠劲儿，非一般人能学得来。

这种情况下，旁观者常用“坏人变老了”或
者“老人变坏了”之类断语，有的还推给时代，说
他们年轻时没有学过守秩序。当然，不排除这
些原因，但也不能全部一推了之。我觉得讨论
这个没什么意义，关键是看现在怎么样。老人
多了去了，也不全是如此没修养。人是要逐渐
长大的，有一个从“不像人”慢慢变得“像个人”
的过程。年轻时说点狠话，做出不懂礼貌的事，
穿戴打扮另类扎眼，玩点出格的花活儿，倒还可
以原谅，期待你长大就好了，但是年纪大了更应
该给晚辈做出榜样来。

好的榜样唾手可得。看作家梁实秋的晚
年照片，八十多岁的人，头发梳得笔直，西装笔
挺，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坐在那里尽力挺直自
己微驼的腰杆。简直就是大写加粗的两个字：

“优雅”。
犹记当年老婆怀孕期间，我们乘坐投币公

交车，因为没带零钱，司机不让上车。后来我
们说投五元，不要求找零，司机仍不同意。车
上一个老大爷看不过去，替我们投了零钱，并
提醒司机不要刁难孕妇。老人优雅的神态让
我们感怀至今。

还在街头见过两伙人吵架。剑拔弩张之
际，一位围观的老人颤颤巍巍走出来制止。经
历就是能力，定力就是威慑力。他毫不畏惧地
站在中间，目不转睛地盯着领头者，寥寥几语，
不容置疑。双方很快停止了争吵。那时候，你
看到的不是一个老人，而是一个定海神针。

老人的优雅，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方式。这
不是装，不是倚老卖老，而是经过多年风雨，气
质发生变化，由外而内，由内而外，自然而然修
炼成的。有人用一生修炼出自尊与优雅，有人
用一生发现自尊一文不值，岂不悲哉。

遥想当年，苏东坡因言获罪，带着老婆孩子去黄
州务农，工资停发，捉襟见肘，连包茶叶都买不起。某
朋友听说了他的窘况，给他寄过去一块上等茶砖，把
他高兴坏了。

收到茶砖以后，苏东坡不舍得喝，切下来半块，
让太太和儿子打打牙祭。哪知苏太太不懂喝茶，她直
接把茶砖下到锅里，像煮饺子一样大火煮了三滚，完
了又往里面放食盐、放姜末、放各种各样的调料，就
差没放香油了。这锅茶汤煮好，苏太太盛了满满一
碗，端给东坡，东坡又心疼又生气，责怪太太把好好
的茶叶给糟蹋了。

苏东坡不该怪老婆，宋朝好多女士都没见过世
面，在她们心目中，茶就是拿来煮的，煮茶就跟煮菜
汤差不多，一定要放盐放姜放调料。顺便说一下，这
也是一千年前大多数中国人的喝茶方式，截至今天
还有遗风，不信您可以到牧区瞧瞧。

苏东坡是宋朝人，宋朝上流社会在喝茶方式上
进行改革，把煮茶改成了点茶：想喝茶，先碾茶，把
茶叶或者茶砖烤干，碾细，碾成茶粉，放到碗里，再
煮一壶滚水，往茶碗里浇，一边浇一边搅，搅匀以
后，端起茶碗轻啜慢咽，连茶水带茶末一块儿往肚
子里灌。

煮茶比较容易。找一个灶台，找一口铁锅，铁锅
架到灶台上，锅里添水，锅下生火，煮到第一滚，开始

放茶叶，再煮上一滚，赶紧停火。这时候，舀一勺茶
汤，尝尝味道，如果有涩味，证明水质达不到要求，加
点儿盐，把涩味压下去。当然也可以再加别的东西，
例如花椒、胡椒、丁香、龙脑、陈皮、核桃、芝麻、大枣
……根据个人口味酌情添加。当然，调料加得越多，
茶叶本来的味道就越不明显，所以茶圣陆羽建议只
加盐，不加其他任何调料。

点茶比较难。
宋朝人点茶，不用铁锅烧水，只用汤瓶烧水。汤

瓶其实不是瓶，而是带有提梁和细嘴的壶。这种壶有
大有小，大的能烧三斤水，小的能烧一斤水。材质也
不一样，有金壶，有银壶，有铜壶，有铁壶，有锡壶，有
瓷壶，有砂壶。

宋徽宗喜欢用“金汤瓶”，即金壶。大奸臣蔡京的
伯父蔡襄（北宋大臣，著名的书法家，其书法被岳飞
的孙子岳珂评为“本朝第一”）也喜欢用金壶，其《茶
录》有言：“汤瓶要小，黄金为上。”意思是说烧水点茶
的壶要小一些，装一斤水就足够了，最好用黄金打
造。至于为什么非用黄金，蔡襄和宋徽宗都没有给出
解释，估计是因为黄金的物理性质最稳定，不会生
锈，不会结水垢，另外还显得特别阔气吧。

金壶太贵重，一般的士大夫用不起，普通老百姓
更加用不起，他们只能用银壶、铜壶、铁壶和锡壶。银
壶和锡壶不耐高温，假如炭火过猛，壶底会烧穿；铁

壶呢，又容易生锈，故此铜壶在宋朝茶艺界呼风唤
雨、独树一帜。假如您多读宋朝话本，可以留心一下
话本里描写的茶具材质，“铜汤瓶”在酒店、饭店、妓
院、私塾、早市俯拾皆是。

宋朝瓷器很有名气，紫砂工艺也基本成熟，但是
瓷壶和紫砂壶在当时并不受欢迎。倒是到了明朝，明
太祖朱元璋的儿子朱权经过反复试验之后，发现瓷
壶和紫砂壶既能拿来泡茶，也能拿来烧水，比以上各
种金属汤瓶卫生得多。朱权让匠人加工了一批“瓷汤
瓶”，半尺来高，壶底很薄，壶腹很大，壶口很短，壶嘴
很长，壶肩有提梁，提梁上裹着棉布，点茶的时候不
会把手烫伤。

不管用什么材质的汤瓶烧水，都得配上“燎子”。
燎子是一个金属支架，三足鼎立，上有铁圈。烧水的
时候，在支架底下生着炭火，将汤瓶套入铁圈，火光
熊熊，火舌舔着汤瓶的屁股，一会儿水就开了。

前面说过，汤瓶是壶，壶身不能透光（金属汤瓶
和瓷汤瓶均不透光），水开与否从外面看不见，只能
听声。嗡嗡嗡，嗡嗡嗡，汤瓶里发出蚊鸣，说明水热
了；沙沙沙，沙沙沙，汤瓶里发出雨声，说明水快开
了；呼噜噜，呼噜噜，既像雷声，又像打鼾，嗯，水开
了。水一开，赶紧把汤瓶从燎子上取下来，赶紧往茶
碗里浇水点茶。此之谓“听声辨水”，是宋朝茶人的一
项基本功。

《道德经》是治国之道、治
家之术、治学之要、育人之方以
及个人修养的至高智慧经典。
在众多解读《道德经》的著作
中，《杨鹏解读〈道德经〉》一书
可谓别具一格。首先，它把《道
德经》置于人类思想史的发展
框架中进行分析考察；其次，它
沿着《道德经》宇宙观与治理观
的高度统一的路径，从老子充
满诗性的哲学进入治理方略以
及我们日常生活中诸多问题的
深入探讨，让人真切领会老子
的思想魅力，迅速掌握要义，并
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运用。再
次，从“无为而治”的宇宙观、哲
学观，抵达无为而治具体操作
的层面进行深入分析，对今日
任何企业机构的管理者或创业
者，都极有指导作用。总之，此

书是将老子思想的超越性以及
充满魅力的深刻性，用通俗易
懂的方式娓娓道来，把《道德
经》深刻的思想，进行了言之有
理言之有物的现代性转换，让
普通读者也会感到易知易行！

该书作者哈佛研究学者杨
鹏融汇中西文化，将《道德经》
与《圣经》《奥义书》《理想国》
《塔木德》等世界宗教、哲学经
典进行对比研究，从人类思想
史的发展脉络中进一步探究与
领悟了《道德经》先知般的洞见
与智慧，并找到一把打开《道德
经》之门的金钥匙——宇宙观
与社会观、人生观的高度统一，
由此出发，带领读者穿行其中，
享受老子的思想魅力，并在最
短的时间里掌握《道德经》的根
本要义。

人生讲义

♣ 卿 闲

万物各得其所

滴水藏海

♣ 王国华

老人的优雅

打开《道德经》之门
♣ 王 宁

新书架

汤瓶煮水烹香茶
♣ 李开周

文化漫笔

诗情牧归诗情牧归（（摄影摄影）） 王王 慧慧

傲视苍穹傲视苍穹（（国画国画）） 宋少英宋少英

最怕开会，更确切地说怕发
言。面对很多人，表达自己，那真
是令我觉得最自卑的时刻。

不用发言的会，还是乐意凑热
闹的。绝对是好听众，沉默是金，
既尊重了别人，又是自己擅长的
事。看人家意气风发，滔滔江河，
哗哗，好气势，好痛快。我怎么偏
偏不行呢？木讷讷呆愣愣，言语未
出，已是锣鼓声响，紧张兮兮，脸绯
红，心跳快，不知所以，自信心瞬间
萎落一地。

如此拙于言的我竟在大学时
担任了团支书，实在让人无法想象
哪来的勇气。那真是最糟糕最凌
乱的一段记忆，我每站在讲台上，
传达辅导员布置的任务，普通话不
标准，声音又小，话在心里想得好
好的，表达出来总失了味道。总
之，很失败，痛苦不堪，恨不得立即
甩掉这个团支书，安安静静待在图
书馆看书才是我最理想的状态。

有一年去参加一个笔会，见见
想见的文友，非常开心的一件好
事。可是第二天要开交流会，每个
人都要发言。我心里惴惴不安，坐
在那里把自己想说的话暗暗在纸
上写了又写，好在轮到我时快中午
了，不能耽误大家的吃饭时间，简
短地说了两句，也没人见怪。豁然
好开心，仿佛捡了莫大的便宜。

到晚上吃饭时竟然还要表演
节目，那就能者多劳吧。我天生没
有这方面的才能，当众说话还紧
张，更甭提唱歌跳舞。似乎一无是
处，唯有微笑，傻愣，还有尴尬。

前段时间，单位和另一个兄弟
单位组织了一次联谊交流会，会上
有个节目主要是唱歌。领导要年
轻的同事积极一些，我也想积极，
可是该怎么积极呢？我旁边坐着
一位兄弟单位的男同事，正在一张
纸上奋笔疾书，悄悄看过去，他在
默写李白的《将进酒》。原来他是
要朗诵诗词，这个想法好。朗诵诗
歌，对我来说不难，我突然像是抓
住了救命稻草。

不久前，要开评刊会，会还没
开，我倒先把紧张的弦拉得紧紧
的，万分焦虑。非常认真地准备了
一下午又一个早上，可是到我点评
的时候，我却表达得很糟糕，连我
自己都觉得像是应付，不能让自己
满意。领导似乎明白我的一番心
意，给了台阶下。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不擅
长口头上的表达，但是我会把文字
排列成好读的故事，把一个个看似
无 关 的 汉 字 变 成 一 篇 美 好 的 文
章。我不会热热闹闹的唱歌跳舞，
但我能守住我的安静。

当我在别人的长处里迷失的
时候，总要悄悄想一下张爱玲，拿
《我的天才梦》来烘烤一下湿溻溻
的心情——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
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

“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 bag-
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
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
公 共 汽 车 上 伸 出 手 摘 树 巅 的 绿
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
充满了生命的欢悦。

不爱热闹，不擅与人交往，这些
小烦恼并没有吞没掉她人生应有的
成就。倘若她八面玲珑，应对人事
游刃有余，那就不是我们心目中孤
高自许的张爱玲了。

鸟在天，鱼在水，树在大地，日
光普照，万物各得其所，这才是正
常的世界。你所拥有的和所缺乏
的，都自有它们的深意。

阿木在郊区的新房，是一楼有半人多高木栅栏
圈着七八平方米“后花园”那种。与他相邻的是对儿
老夫妇，老先生慈眉善目，从年龄上看明显经历过“激
情燃烧岁月”，养的宠物也“怀旧”：一只公鸡五只母鸡。

按理说这类“宠物”不宜养在小区，也曾有保安
站在院外和善地“警告”过老先生，但当老太太从屋
里跑出来，横冷着眉吼了句“这是我家花钱买的‘花
园’，爱养啥养啥！咋了？”那保安也就一愣一怔跑了。

阿木家花园本来空着，但闻讯的成叔从乡下来
后，看着满小区绿茵茵的小草竟憋了一肚子气，以
老年人少有的浮躁说：“不喂牛不养羊，种恁多草弄
啥？还不如划片让大家承包了，想种麦子种麦子，想
种红薯种红薯呢！”阿木和小秋差点笑岔气儿，解释
了半天，但成叔还是觉得可惜。不过，想想邻居老太
说过的那些话，阿木怦然心动，笑说：“爸，院里的草
咱不能动，但花园是咱的，你想种啥就种。”成叔双
眼一亮，当天就买了铁锨，甩开膀子把花园整了整，
并买了些萝卜种撒了进去，神叨叨对阿木说句“我
回去一趟，过些天再来”，连夜搭车回去了。

两家花园仅一排木栅栏之隔，当阿木家园里绿
油油长出萝卜缨后，栅栏竟莫名其妙少了两根，也
就是说，老先生家的鸡可以很方便地跑过来吃些新
鲜的、无公害的蔬菜。阿木心里气恼，但顾及邻里关
系不好意思堵塞栅栏，便委婉地建议老先生弄个笼

把鸡养起来。谁知，老先生一听就笑了：“你没在农
村生活过吧？种菜怎能没农家肥呢？”老太也接腔
说：“鸡多屙些，萝卜才会长得水灵呢！”老两口说得
诚恳，但阿木却差点儿把头晚上吃的炒鸡蛋和着胆
汁儿一起吐出来。

过了几天，成叔牵了两只咩咩叫着的羊灰头
土脸来了。“快给我弄碗水喝，我步行七八天才从
家走到这儿呢！”成叔说着，身子软软地就要往地
上坐。“爸，你这是……”阿木忙搀扶住他惊诧地
问。“院里那么多草荒着，实在浪费！我把咱家两只
羊赶来了呢！”成叔得意地笑说。“可、可这院里不
让养啊！”“隔壁能养鸡，咱为啥不能养羊？”成叔看
了眼小秋，含笑讨好说：“媳妇，城里弄啥都得花钱
不是？有了羊，每天可以让你有羊奶喝，补着哩！”

当时，阿木和小秋几乎都要崩溃了。小秋冲阿木使个
眼色，两人一前一后进卧房，小秋带着哭腔说：“这又
是鸡又是羊的，日子咋过啊？”阿木心里也苦闷，却不
敢火上浇油，只是气鼓鼓地说：“已经不错了，幸亏没
弄头牛来让你喝牛奶呢！”说话间，就听成叔在客厅
里喊：“媳妇，我挤了碗羊奶你尝尝。不习惯的话，下
次我把咱家那头牛牵来啊！”“哎呀妈呀！”小秋一
声惊叫，一不留神竟用菜刀划破了俩手指。

在成叔的建议下，两家花园间的栅栏被折了。
日子里，你今天送我一碗鲜羊奶，我明天送你俩鸡
蛋，三个老人亲亲热热的，过家家似笑声朗朗，惹得
整个大院的住户都来观摩学习，不少一楼住户纷纷
效仿，养鸡养鸭，甚至有户人家还垒了猪圈，说是今
后再不买“瘦肉猪”了呢。于是乎，本来鸟语花香绿
草茵茵的大院里鸡飞猪叫臭气熏天。无奈，业主委
员会贴了布告，禁止院内一切非狗猫类“宠物”饲
养。小秋像是看到“圣旨”似的跟成叔说：“爸，咱这
是城市住宅小区，人家真不让养这些呢……爸，你
看咱是不是带个头……”小秋说得吞吐，成叔“唔”
一声阴着脸走开了。

次日中午，阿木和小秋下班回来，见桌上留了
张“我回了”的纸条，知道成叔赶着羊走了。

院内逐渐恢复了平静，但小秋隐隐觉得，隔壁
那老两口和阿木看她的目光，怪怪的。

后 花 园
♣ 茨 园

微型小说


